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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阵线”的演变与“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包澄章

摘　 　 要： 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加剧了国际恐怖

主义势力的内部分化，迫使“基地”组织作出“拓展网络”、“重塑权威”、“改

善形象”三大战略选择。 “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集中体现了“基地”组织

在叙利亚的战略考量，即借助叙利亚内战强化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世俗政权

统治和推行伊斯兰统治的理念，利用叙利亚脆弱的政治进程整合叙反对派以

加速本土化进程和拓展跨国网络，重新树立“基地”组织对国际“圣战”运动的

权威。 为实现“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长期目标，“支持阵线”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宣布同“基地”组织脱离关系，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并于半年后同叙反对

派多个组织合并组建“解放沙姆组织”，凸显了“基地”组织运用“虚实结合”
的策略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躲避国际反恐力量打击、重塑自身权威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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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阵线”（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或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是近年来叙利亚境内发展最迅

猛的极端组织之一，它最初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

亚设立的分支组织。 该组织主要活跃于阿勒颇、代尔祖尔、大马士革、伊德利卜等叙

利亚北部和东部省份。①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成立以来，“支持阵线”与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关系经历了从附属、破裂至敌对等多个阶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支持阵线”与“伊
拉克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前身）关系破裂后，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头目

扎瓦赫里（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ｒｉ）。 在六年多的发展历程中，“支持阵线”始终以推翻叙

利亚巴沙尔政权为首要目标，通过联合叙反对派武装及其他极端组织扩充兵力而持

续坐大。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该组织成员规模已扩大至 １ 万人左右。② ２０１６ 年，该组织

发动和参与了 ６８７ 起袭击事件，较上一年增加了 ２０％。③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支持阵

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并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Ｊａｂｈａｔ Ｆａｔｈ ａｌ⁃Ｓｈａｍ）。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征服沙姆阵线”宣布与多个叙极端组织合并，并更名为“解放沙

姆组织”（Ｈａｙａｔ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ｌ⁃Ｓｈａｍ）。 “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是“基地”组织战略调

整及其与“伊斯兰国”组织争夺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的集中体现。

一、 “支持阵线”的发展历程

“支持阵线”六年多的发展历程是叙利亚内战局势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基地”
组织战略调整及其与“伊斯兰国”组织关系演变的重要体现。 在“基地”组织和“伊斯

兰国”组织关系发生变化、“支持阵线”自身实力壮大、叙战场形势出现转折、美国和

俄罗斯对叙政策调整及各自在叙境内反恐效果等因素的影响下，“支持阵线”在叙利

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 初创阶段（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为该国境内和西亚地区极端组织的兴起创造了

巨大空间。 ７ 月，“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

尔·巴格达迪（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及其副手哈吉·巴克尔（Ｈａｊｉ Ｂａｋｒ）决定在叙

利亚成立该组织的分支。 ８ 月，巴格达迪派阿布 · 穆罕默德 · 朱拉尼 （ Ａｂ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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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ｅ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Ｃｒｅｔｈｉ Ｐｌｅｔｈｉ，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ｅｔｈｉｐｌｅｔｈｉ． ｃｏｍ／ ｔｈｅ⁃ａｌ⁃ｎｕｓｒａ⁃ｆｒｏｎ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
２０１３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２日。

Ｔａｙｌｏｒ Ｌｕｃｋ， “Ｓｙｒｉ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ｐｏｏｋｅｄ ｂｙ Ｒｅｂｅｌ Ｇａｉｎｓ， Ｊｏｒｄａｎ Ｄｏｕｂｌｅｓ ｄｏｗｎ ｖ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ｄｅｏ），”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Ｍａｙ 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５ ／ ０５０４ ／ Ｓｙｒｉａ⁃
ｃｒｉｓｉｓ⁃Ｓｐｏｏｋｅｄ⁃ｂｙ⁃ｒｅｂｅｌ⁃ｇａｉｎｓ⁃Ｊｏｒｄａｎ⁃ｄｏｕｂｌｅｓ⁃ｄｏｗｎ⁃ｖ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ｖｉｄｅｏ，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ＨＳ Ｍａｒｋｉｔ Ｓａｙｓ，” ＩＨＳ Ｍａｒｋｉ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ｉｈｓｍａｒｋｉｔ．
ｃｏｍ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ｇｌｏｂ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ｒｉｓｅ⁃ｉｈｓ⁃ｍａｒｋｉｔ⁃ｓａｙ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支持阵线”的演变与“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Ｊｕｌａｎｉ）趁斋月期间带领其他 ６ 名指挥官①前往叙利亚东北部组建新分

支。 ９ 月和 １０ 月，朱拉尼先后召集过几次秘密会议，决定将“支持受阿拉维派和什叶

派敌对势力压制的逊尼派”作为“支持阵线”成立的目标，但当时并未直接对外宣布

这一决定。 在成立初期，“支持阵线”的行动相对比较低调和隐蔽，专注于组织内部

建设和从叙利亚境内招募成员来扩充规模，偶尔针对叙政府安全机构发动过几次小

规模攻击，用来测试叙政府目标的防卫能力。
（二） 适应阶段（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支持阵线”通过“基地”组织的论坛发布视频，正式对外宣布

成立，并对叙巴沙尔政权“宣战”。 ２ 月 ８ 日，“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在一段名为

“叙利亚雄狮”（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的视频中呼吁该组织成员和追随者“支持叙利亚的起

义”。②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叙利亚内战全面爆发前，“支持阵线”虽然已制造多起炸弹袭

击事件，并通过在线视频对外强调叙利亚局势是其重要关切，但当时该组织在叙利

亚境内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仍十分有限，基本上处于适应阶段。
（三） 融入阶段（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进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后，叙利亚内战升级，“支持阵线”一方面利用叙利亚内战尤其

是阿勒颇、大马士革和代尔祖尔等地冲突发展壮大，迅速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从恐怖

组织转向反政府组织，同时加强同叙反对派的联系和协调，联合叙反对派武装和极

端组织针对叙政府军频繁发动袭击，并在叙反对派打败叙政府军的几场战役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支持阵线”成立“救济部” （Ｑｉｓｍ ａｌ⁃Ｉｇｈａｔｈａ），开始向冲突

地区的平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援助，以扩大自身影响力。 ２０１２ 年冬季，“支持阵

线”向阿勒颇地区提供暖气、自来水、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③
在该阶段，“支持阵线”同时扮演着“革命者”和“援助者”的双重角色，并依靠这种策

略成功融入了叙反对派内部和冲突地区的当地社区。 同年 １２ 月，２９ 个叙利亚反对

派组织签署“请愿书”，要求当地群众举行拥护“支持阵线”的示威游行，呼吁示威民

众高呼“不要美国干预，因为我们都是支持阵线”的口号和高举该组织的旗帜。④ 同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支持阵线”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
（四） 决裂阶段（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
“支持阵线”在叙利亚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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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其余六人为伊拉克人梅萨尔·阿里·穆萨·阿卜杜拉·朱布里 （ Ｍａｙｓａｒ Ａｌｉ Ｍｕｓａ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ｌ⁃
Ｊｕｂｕｒｉ），巴勒斯坦人阿布·欧麦尔·菲利斯蒂尼（Ａｂｕ Ｏｍａｒ ａｌ⁃Ｆｉｌｉｓｔｉｎｉ），两名约旦籍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提

夫·萨利赫（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ｂｄ ａｌ⁃Ｌａｔｉｆ ａｌ⁃Ｓａｌｅｈ）和伊亚德·图巴斯（ Ｉｙａｄ Ｔｕｂａｓｉ），两名叙利亚人阿纳斯·哈桑·哈

塔布（Ａｎａｓ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ｈａｔｔａｂ）和萨利赫·哈马维（Ｓａｌｅｈ ａｌ⁃Ｈａｍａｗｉ）。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ａｆａｒｅｌｌａ，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

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 ４６．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Ｓｍｙｔｈ， “Ｈｏｗ Ｓｙｒｉａｓ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Ｗｉ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３．
Ｒｕｔｈ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ｂｅｌｓ Ｄｅｆｙ ＵＳ ａｎｄ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ｔｏ Ｊｉｈａｄｉ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ｓｙｒｉａ ／ ９７３５９８８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ｂｅｌｓ⁃ｄｅｆｙ⁃ＵＳ⁃ａｎｄ⁃
ｐｌｅｄｇｅ⁃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ｔｏ⁃ｊｉｈａｄｉ⁃ｇｒｏｕｐ．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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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巴格达迪在一封秘密信件中敦促朱拉尼公开宣布“支持阵线”与
“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联系，但遭到朱拉尼拒绝。 同年 １２ 月，巴格达迪派遣副手哈吉·
巴克尔前往叙利亚同朱拉尼会晤无果。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巴格达迪亲自前往叙北部，同“支
持阵线”领导层会晤，但仍未能说服朱拉尼“回心转意”。 同年 ４ 月 ８ 日，巴格达迪遂决

定单方面宣布将“伊拉克伊斯兰国”与“支持阵线”合并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两天后，朱拉尼否认“支持阵线”同“伊拉克伊斯兰国”合并，声称“支持阵线”是
“基地”组织的一个独立分支，并借此重申对扎瓦赫里效忠。 扎瓦赫里也否认两个组织

合并，强调巴格达迪“在合并声明一事上犯了错误”。 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基地”组织同

“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关系决裂，也使得后者大幅削减了对“支持阵线”的资金援助。
（五） 敌对阶段（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８ 月）
２０１３ 年底，“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将叙反对派中“支持阵线”的盟友“沙

姆自由人”（Ａｈｒａｒ ａｌ⁃Ｓｈａｍ）组织列为敌手，导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支持阵线”将“伊拉克

和沙姆伊斯兰国”直接列为其攻击对象之一。 ２ 月 ３ 日，扎瓦赫里宣布因“伊拉克和

沙姆伊斯兰国”过于极端、残忍和野蛮而将其逐出“基地”组织，两者之间不再存在任

何隶属关系。 ３ 月至 ８ 月，“支持阵线”同“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后更名为

“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的冲突不断升级，导致“支持阵线”丢失了部分地盘。 ６ 月

２９ 日，巴格达迪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并将“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更名为“伊斯

兰国”。 这一事件标志着“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围绕国际“圣战”运动纲领

和路线的争夺进入了新阶段，两者间的关系逐渐转向敌对状态。 作为“基地”组织叙

利亚分支的“支持阵线”遂开始公开宣扬“基地”组织的理念，如朱拉尼曾在阿勒颇郊

区的讲话中呼吁在叙境内建立“伊斯兰酋长国”①。
（六） 崛起阶段（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伊斯兰国”宣布“建国”后，该组织实施的一系列人质斩首等暴力事件令其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

发起空袭；同年 ９ 月，美国将打击范围扩大至叙利亚，并发起组建打击“伊斯兰国”组
织联盟。 “支持阵线”利用这一契机在叙利亚战场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
至当年 １２ 月，“支持阵线”同“安萨尔丁阵线” （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Ｄｉｎ）②、“沙姆军”
（Ｊｕｎｕｄ ａｌ⁃Ｓｈａｍ）、“伊斯兰双重运动” （Ｈａｒａｋａｔ ａｌ⁃Ｍｕｔｈａｎｎ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ａ）、“阿克萨

军”（Ｊｕｎｄ ａｌ⁃Ａｑｓａ）、“乌玛旅” （Ｌｉｗａ ａｌ⁃Ｕｍｍａ）、“沙姆自由人”、“伊斯兰神圣旅”
（Ｌｉｗａ ａｌ⁃Ｑａｄｉｓｉｙ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ｙａｈ）、“沙姆支持者营”（Ｋａｔａｉｂ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ｍ）等圣战萨

拉菲组织在战场上密切配合③，不断提升自身在叙反对派内部的影响力。 随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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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ｏｓｃｅｌｙｎ， “Ｌｅａｋｅｄ Ａｕｄｉ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ｌ Ｎｕｓｒａｈ Ｆｒｏｎｔ Ｅｍｉ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
ａｔ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ｌｙ １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ｎｇｗ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ｌｅａｋｅｄ＿ａｕｄｉｏ＿ｏｆ＿ａｌ．
ｐｈ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安萨尔丁阵线” 由 “迁徙者与支持者军” （ Ｊａｉｓｈ ａｌ⁃Ｍｕｈａｊｉｒｅｅｎ ｗａｌ Ａｎｓａｒ）、 “伊斯兰沙姆运动”
（Ｈａｒａｋａｔ Ｓｈａｍ ａｌ⁃Ｉｓｌａｍ）、“沙姆黎明伊斯兰运动” （Ｈａｒａｋａｔ Ｆａｊｒ ａｓｈ⁃Ｓｈａｍ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ａ）和“绿色营” （ａｌ⁃Ｋａｔｉｂａ
ａｌ⁃Ｋｈａｄｒａ）四个分支组织组成。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ａｆａｒｅｌｌａ，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ｐｐ． １７－２０．



“支持阵线”的演变与“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阵线”与“伊斯兰国”之间冲突加剧，朱拉尼开始对外宣称“支持阵线”与“伊斯兰国”
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①寻求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反“伊斯兰国”的支持力量，试图

主导战场话语和争夺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 在提升战场影响力的同时，“支持

阵线”还寻求将“基地”组织势力植入叙利亚本土。 ２０１５ 年初，扎瓦赫里在一封秘密

信件中命令朱拉尼领导“支持阵线”更好地融入叙利亚革命和人民之中，同当地所有

的伊斯兰组织进一步密切协调，建立覆盖整个叙利亚的伊斯兰教法司法系统，利用

叙利亚的战略区域建设“基地”组织可持续的权力基础，停止任何袭击西方的相关活

动。② 为此，２０１５ 年夏天“支持阵线”在伊德利卜省建立了伊斯兰教法法庭。
（七） 重整阶段（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今）
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以来，美俄围绕叙利亚反恐的博弈

加剧，两国同时加大了对叙极端组织的空中打击力度，叙战场平衡出现重大变化。
由于“支持阵线”在伊德利卜、哈马和阿勒颇等地的据点经常成为国际反恐力量的打

击目标，该组织为确保自身利益和维持在叙反对派中的影响力被迫调整策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朱拉尼透露可能通过脱离“基地”组织来换取同叙反对派极端组织建立更广

泛的联盟，同时利用 ２ 月至 ６ 月间叙战场局势的变化将 ３，０００ 名叙极端分子成功招

至麾下。 ７ 月 ２８ 日，朱拉尼在一段视频中正式宣布“支持阵线”脱离“基地”组织，强
调“支持阵线”不再同任何外部团体存在隶属关系，并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 与此

同时，“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也通过其副手艾哈迈德·哈桑·阿布·哈伊尔

（Ａｈｍｅ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ｂｕ ｅｌ⁃Ｋｈｅｉｒ）发表声明，允许“支持阵线”脱离“基地”组织，表示“支
持阵线”在叙利亚应竭力“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利益，维护圣战”，同时敦促该组

织联合其他组织共同反对“十字军”，组建一个良好的“伊斯兰政府”。③ 半年后的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征服沙姆阵线”宣布同极端组织“安萨尔丁阵线”、“努尔丁·赞

吉运动”（Ｎｏｕｒ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Ｚｅｎｋ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真理旅”（Ｌｉｗａ ａｌ⁃Ｈａｑｑ）合并成立“解
放沙姆组织”，由“沙姆自由人”前头目阿布·贾比尔·哈希米·谢赫（Ａｂｕ Ｊａｂｅｒ
Ｈａｓｈｅｍ Ａｌ⁃Ｓｈｅｉｋｈ）担任该组织头目。 “解放沙姆组织”成立初期拥有 ３．１ 万名武装

分子，其中 １．８ 万来自“征服沙姆阵线”。④ 随着其他极端组织的先后加入，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解放沙姆组织”的成员规模已扩大至约 ５ 万人。⑤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ｙｒｉａｓ Ａｌａｗｉｔｅｓ，”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ｎｕｓｒａ⁃ｆｒｏｎｔ⁃ｔａｒｇｅｔ⁃ｓｙｒｉａ⁃ａｌａｗｉｔｅｓ⁃１５０５２７２０３０３１２４９．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ｌ⁃Ｑａｅｄａｓ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ｉｓ Ｇｒａｐｐ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ｙ ３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ｉｓｔｅｒ ／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ａｌ⁃ｑ＿ｂ＿７４７９７３０．ｈｔｍｌ，登录

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
Ｓａｒａｈ Ｅｌ Ｄｅｅｂ， “Ｓｙｒｉａ 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ｏ Ｃｕｔ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ＡＰ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ｃｏｍ／ ２ｃ４２ｂ６ｄ９７９５５４９６８９３０７ｄａ２ｆ６９５１６ｅ９５ ／ ａｌ⁃ｑａｉｄ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ｐｐｅａｒｓ⁃ｏｋ⁃ｓｐｌｉｔ⁃ｓｙｒｉａｎ⁃ｂｒａｎｃｈ，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２日。
Ｎａｚｅｅｒ Ｒｉｄａ， “Ｓｙｒｉａ： Ｓｕｒｆ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Ｈａｉａｔ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ｌ⁃Ｓｈａｍ’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ｒｕｃｅ，” Ａｓｈａｒｑ Ａｌ⁃Ａｗｓａ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ａｗｓａｔ． ｃｏｍ ／ ｎａｚｅｅｒ⁃ｒｉｄａ ／ ｎｅｗｓ⁃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ｓｙｒｉａ⁃ｓｕｒｆａｃｉｎｇ⁃ｈａｉａｔ⁃ｔａｈｒｉｒ⁃ａｌ⁃ｓｈａｍ⁃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ｒｕｃ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Ｃｈｒｉｓ Ｔｏｍｓ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Ｒｅｂ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Ｊｏｉｎｓ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ｌ⁃Ｍａｓｄａｒ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ｍａｓｄａｒｎｅｗｓ．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ｒｅｂｅｌ⁃ｇｒｏｕｐ⁃ｊｏｉｎｓ⁃ａｌ⁃ｑａｅｄａ⁃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ｓｙｒｉａ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１３日。



中东政治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二、 “支持阵线”的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

经过六年多的发展，“支持阵线”已成为一个组织完备、战斗力强、影响广泛且深

度嵌入叙利亚本土社区的极端组织。
（一） 组织结构

“支持阵线”设有协商委员会、中央司令部、司法部、公共宣传部、军事与宗教局，
这五大部门在日常运作中各司其职，①朱拉尼担任该组织的“埃米尔”即组织头目。

协商委员会由军事人员和宗教人士组成，负责制定“支持阵线”的总体战略及为

朱拉尼提供决策建议。 该委员会的三名骨干成员系由扎瓦赫里派往叙利亚，其中两

人曾参与组建了“支持阵线”的攻击小组。
中央司令部负责为地方指挥部提供作战指导。 “支持阵线”在叙利亚不同地区

设立了 ５ 个二级指挥部，在黎巴嫩设立了 １ 个独立指挥部。 叙利亚境内的指挥部拥

有一定自主权，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针对巴沙尔政权的军事行动、招募新成员、开展

军事训练和参与地方治理等，并同叙反对派的其他组织建立联系。 黎巴嫩的指挥部

主要负责从当地难民营中招募新成员，尤其注重将的黎波里和贝卡谷地的逊尼派穆

斯林难民发展成为组织成员，同时还承担着攻击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的任务。 “支
持阵线”为其控制的每个省份配备了一名“伊斯兰教法官” （Ｄａｂｅｔ ａｌ⁃Ｓｈａｒｉ）和一名

军事指挥官，“伊斯兰教法官”为军事指挥官指导军事行动提供教法意见。②

司法部下设法院，主要负责在叙反对派控制地区推行伊斯兰教法，调解叙反对

派组织之间的争端。 法官通过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在当地强化“伊斯兰治理”
模式的推行，并同“支持阵线”军事领导人和指挥官进行密切协调，配合该组织在叙

西部反对派控制地区提升影响力，而调解叙反对派组织争端则为“支持阵线”维持自

身在反对派中的影响力提供了重要保证。 叙反对派其他组织虽也参与调解争端，但
其威望均难以与“支持阵线”相提并论。

公共宣传部下设“宣教和指导局” （Ｍａｋｔａｂ Ｄａｗａ ｗａ ａｌ⁃Ｉｒｓｈａｄ），受“支持阵线”
法院直接领导，在该组织活动区域的 １７ 个据点设有办事处，负责向当地民众分发组

织宣传材料和灌输极端意识形态，同时也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争取民意。 例如，在
阿勒颇和伊德利卜，该组织以“圣战宣教人员中心”（Ｍａｒｋａｚ Ｄｕａｔ ａｌ⁃Ｊｉｈａｄ）的名义为

当地妇女和儿童开设宗教课程，在课程内容中植入“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并为当

·８６·

①

②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ａｆａｒｅｌｌａ， Ｈａｒｌｅｅｎ Ｇａｍｂｈｉ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 Ｎｕｓｒａ ａｎｄ ＩＳＩ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Ｕ．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ｒｅ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ｒ， ｐｐ． １８ － 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ｒ．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Ｊａｂｈａｔ％ ２０ａｌ％ ２０Ｎｕｓｒａ％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ＩＳＩＳ％２０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ｏｆ％２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０．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

Ｎｏｍａｎ Ｂｅｎｏ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ｉｓｉｎ Ｂｌａｋｅ，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Ｑｕｉｌｌｉａ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ｕ⁃
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ｕｉｌｌｉａｍ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ｗｐ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ｒｅｅ ／ ｊａｂｈａｔ⁃ａｌ⁃ｎｕｓｒａ⁃ａ⁃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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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妇女提供宗教服饰。
军事与宗教局下设 ２０ 个“联合军事行动室”、１０ 个联合管理机构和 ２ 个行政机构，分

布在叙反对派驻扎的省份，保证“支持阵线”能够对不同地区的叙反对派组织施加影响。
包括“伊斯兰军”在内的多个叙利亚极端组织经常同“支持阵线”开展联合军事行动。

除上述机构外，“支持阵线”还设立了负责监督财务状况的中央财政委员会、执
行快速反应任务的特种作战部队“支持军” （Ｊａｉｓｈ ａｌ⁃Ｎｕｓｒａ）、负责提供地方治理的

“公共服务局”（ Ｉｄａｒａｔ ａｌ⁃Ｋｈｉｄａｍａｔ ａｌ⁃Ａｍｍａｈ）以及向冲突地区平民提供社会援助的

“救济部”等机构。①
（二） 资金来源

“支持阵线”在成立初期主要依靠“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提供资金。 两者关系决

裂前，“支持阵线”一半的资金来源依靠“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提供。 然而，两者间关

系的决裂直接导致“支持阵线”来自伊拉克方面的资金被大幅削减，而“伊斯兰国”组织

在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夺取“支持阵线”控制的叙东部油田地区后，“支持阵线”更是陷入了

财政危机，只能选择通过征税、罚款、掠夺、走私和外部捐赠等方式填补资金缺口。 该组

织征税税种包括收入税、服务税、公共事业税（包括对日常用电、用水、用房征税）、武器税

等，如在伊德利卜省对当地的流离失所者征收住房税，对叙境内其他武装组织征收武器关

税等。 此外，“支持阵线”常通过掠夺叙利亚当地宗教少数群体的资产来填补资金缺口。
在接受外部捐赠方面，“支持阵线”同时接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土耳其等国

的私人捐赠。② 自称是“‘基地’组织突击队员”的科威特人哈米德·阿里（Ｈａｍｉｄ
Ｈａｍａｄ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Ａｌｉ）长期为“基地”组织和“支持阵线”筹集资金，并唆使其他科威特

捐助者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 至 ２０１３ 年年中，哈米德·阿里已为“支持

阵线”筹集了数万美元，用于该组织购买武器装备和日常用品。 ２０１４ 年，哈米德·阿

里利用科威特籍学生向“支持阵线”运送资金。 为调解“支持阵线”和“伊斯兰国”组
织之间的争端，２０１３ 年夏天，哈米德·阿里曾多次前往叙利亚同两大极端组织的头

目进行会面，试图促成朱拉尼和巴格达迪开展对话。③ 从整体上看，资金受限的“支
持阵线”只能选择进行有限的“地方治理”，难以形成如“伊斯兰国”组织那样大规模

的“国家治理”。④ 有趣的是，部分极端分子加入“支持阵线”后开始留胡须、穿长袍，

·９６·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 “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 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ｉｗｒ＿２０１６０７２８＿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ｎｕｓｒａ． ｐｄｆ，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Ｑａｔａｒ Ｄｅｎｙ Ｐａｙｉｎｇ Ｒａｎｓｏｍ ｔ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６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Ｈｏｓｔａｇｅｓ，” Ｙａ Ｌｉｂｎａ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ｙａｌｉｂｎａ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ｑａｔａｒ⁃ｄｅｎｙ⁃ｐａｙｉｎｇ⁃ｒａｎｓｏｍ⁃ｔｏ⁃ｒｅｌｅａｓｅ⁃１６⁃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ｈｏｓｔａｇｅｓ ／ ，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哈米德·阿里是被联合国列入“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关于联合国的制裁理由，参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Ｈａｍｉｄ Ｈａｍａｄ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Ａｌｉ，”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ｓｃ ／
ｓｕｂｏｒｇ ／ ｅｎ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１２６７ ／ ａｑ＿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ｉｓｔ ／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 ｈａｍｉｄ⁃ｈａｍａｄ⁃ｈａｍｉｄ⁃ａｌ⁃％Ｅ２％８０％９８ａｌｉ，登录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美国财政部已对至少 １０ 名来自海湾国家和土耳其向“支持阵线”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

实施了制裁，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ｐ． ４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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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行为表现上“一点也不狂热”，甚至还同不戴头巾、穿紧身衣裤的妇女握手，表示

如此打扮只是为了获取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①
（三） 人员构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朱拉尼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提到，“支持阵线”的成

员中 ７０％为叙利亚籍武装分子，３０％为外籍武装分子，②这同高度依赖外籍武装分子

的“伊斯兰国”组织③存在较大区别。 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支持阵线”拥有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名武装分子④，大部分成员在伊德利卜省活动，该组织已然成为叙利亚战场上继“伊
斯兰国”组织后的第二大极端组织。⑤ “支持阵线”要求新成员必须获得前线两位指

挥官的担保金后方可加入该组织。 新成员必须参加为期六到八周的宗教课程、体能

训练和军事培训。⑥ 新成员一旦被接受加入组织，必须宣示效忠于“支持阵线”头目

朱拉尼。 在叙利亚，该组织采用“基地”组织“圣战”理论家阿布·穆萨布·苏里

（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Ｓｕｒｉ）⑦的策略在当地人中发展新成员，尤其注重通过资金优势和武器装

备来吸引当地武装分子的加入。
（四） 战略目标及行动策略

“支持阵线”最初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前身“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建立的分支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ａｕｌ Ｄａｎａｈａ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ｌｏｏｍｓ⁃
ｂｕ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ｐ． ４０７－４０８．

“Ｎｕｓｒ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Ｎｏ Ｅ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ＩＳＩＬ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ｕｎｅ 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ｎｕｓｒａ⁃ｌｅａｄ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ｓｉｌ⁃ｓｙｒｉａ⁃１５０６０４０２１０２４８５８．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来自全球至少 ８６ 个国家的 ２７，０００～３１，０００ 名外籍武装分子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
其中，来自 １２ 个国家（突尼斯、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土耳其、约旦、法国、摩洛哥、黎巴嫩、德国、英国、印度尼西亚、
埃及）的外籍武装分子数量占“伊斯兰国”组织成员总数的 ７５％。 参见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４，
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ｆａ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ＴＳ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Ｕｐｄａｔｅ ＿ＦＩＮＡＬ３． ｐｄｆ； Ｈａｒｄｉｎ Ｌ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ａｔｈ Ａｌ Ｗａｒｉ，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ｈｔ⁃
ｔｐｓ： ／ ／ ｃｄ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１３２８２１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Ｅｆｒａｉｍ
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 ａｎｄ Ｅｓｔｅｂａｎ Ｆ． Ｋｌｏｒ， “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ｔｏ ＩＳＩ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２１９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ｕｊｉ．ａｃ．ｉ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ｋｌｏｒ ／ ｆｉｌｅｓ ／ ｗ２２１９０．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３日。

另有研究估计，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支持阵线”的武装人员数量约在 １５，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人。 参见 Ｔａｎｙａ Ｐｉｎｔｏ，
“Ｔｈｅ ９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ｏ，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ｏ． ｃｏｍ ／ ｔｈｅ⁃９⁃ｇｒｏｕｐｓ⁃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ｎ⁃
ｓｙｒｉａ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

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活动的“支持阵线”武装分子还包括 １５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参见“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
（Ｊａｂｈａｔ Ｆａｔｅｈ ａｌ⁃Ｓｈａｍ），”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ｃｏｍ ／ ｔｈｒｅａｔ ／ ｎｕｓｒａ⁃ｆｒｏｎｔ⁃
ｊａｂｈａｔ⁃ｆａｔｅｈ⁃ａｌ⁃ｓｈａ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Ｊｉｈａｄ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６⁃５９．

阿布·穆萨布·苏里的代表作《对全球伊斯兰抵抗的呼吁》（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是一部长

达 １６０４页的著作，成为后来“基地”组织进行战略规划和开展行动的重要指南，其撰写该书的目的是使“基地”组织“从
一个脆弱的层级制组织转变成富有弹性且权力分散的运动”。 关于阿布·穆萨布·苏里的“圣战”理论，参见 Ｐａｕｌ
Ｃｒｕｉｃｋｓｈａｎｋ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ｎｎａｄ Ｈａｇｅ Ａｌｉ， “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 Ｓｕｒｉ：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ｅｒ⁃
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１４；Ｂｒｙｎｊａｒ Ｌｉａ，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ｔ 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Ｓｕｒｉ，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Ｍ．Ｗ． Ｚａｃｋｉｅ Ｍａｓｏｕ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
Ｓｕｒｉｓ ‘Ｃａｌｌ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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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随着“支持阵线”在叙利亚本土的发展壮大，两个极端组织在国际“圣战”运动的战

略目标和行动策略等问题上分歧渐深，最终导致两者关系破裂。
在战略目标上，“支持阵线”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首要任务，以最

大限度地确保自身在叙利亚反对派中的地位和影响。为实现本土化发展的目标，“基地”组
织向叙利亚派遣了一支经验丰富的作战部队，以向当地成员提供建议和传授作战技能。①
２０１５年 ５ 月朱拉尼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强调： “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完成

一个任务———打击（巴沙尔）政权及其代理人。 ……‘支持阵线’没有任何针对西方的袭

击计划。 我们收到过明确指令，不将叙利亚作为袭击美国或欧洲的发射台，以防针对叙政

权的真正任务遭到破坏。 ‘基地’组织或许这样做，但不是在叙利亚。”朱拉尼还提到，尽
管阿拉维派被认为是“异教徒”，但“我们的战争并不是针对阿拉维派的”，“支持阵线”也
不会攻击支持巴沙尔政权的阿拉维派少数群体。②

“伊斯兰国”组织“建国”后，巩固“哈里发国”疆域、向“伊斯兰区域”（Ｄａ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实
行对外扩张和强化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成为该组织的战略目标。 巩固控制区域

是“伊斯兰国”组织维系“哈里发国”实体运作的重要保障，对外扩张则是该组织实践“哈
里发国”愿景的重要路径，两者都是为了强化“哈里发国”的宗教合法性，为其在控制区域

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吸引国际“圣战”分子和极端组织效忠及加入该组织奠定现实基础。
在行动策略上，“支持阵线”运用结盟、联合、调解、治理等手段在战场上和控制区域

壮大自身影响力，即依靠小型精锐部队的作战优势在战场上与叙反对派内部的极端组织

结盟来共同对抗叙政府军；联合反对派中温和的伊斯兰组织来提升打击巴沙尔政权的合

法性，同时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反对派的影响③；通过建立宗教司法系统调解

叙反对派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争端以树立自身威望和巩固反巴沙尔政权的力量；利用叙

利亚内战的溢出效应及人道主义危机向叙当地民众以及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境内叙难

民营提供公共服务和援助，获取当地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并借机进行成员招募和灌输极端

意识形态。 由此，“支持阵线”发展出一个集反对派联盟、宗教司法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社
会救助团体于一体的本土化网络。 “支持阵线”侧重攻击叙政府的军事目标，力图与叙反

对派主要武装组织保持目标一致。 这一行动策略使得“支持阵线”在叙反对派活动区域

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叙反对派内部迅速树立了威望，并从反巴沙尔政权的行动

中汲取合法性，同时依靠渐进式的社区治理来获取当地民众的支持。
“伊斯兰国”组织在巩固控制区域的同时，不断向外部进行扩张，凸显出本土化和国

际化并重的趋势。 作为一个兼具恐怖主义和叛乱组织特征、控制大片领土并实行局部统

治的“准国家”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域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

·１７·

①

②

③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Ｓｙｒｉａｓ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Ｅ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ｓ．ｏｒｇ ／ ａｌｑａｅｄａ ／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ｋｈｏｒａｓａｎ⁃ｇｒｏｕｐ⁃ｓｙｒｉａｓ⁃ａｌ⁃ｑａｅｄａ⁃ｔｈｒｅａ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３⁃
２０１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１８日。

“Ｎｕｓｒ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ｕ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Ｍａｙ ２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ｎｕｓｒａ⁃ｆｒｏｎｔ⁃ｇｏｌａｎｉ⁃ａｓｓａｄ⁃ｓｙｒｉａ⁃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ｉｓｉｌ⁃１５０５２８０４４８５７５２８．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１日。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ａｆａｒｅｌｌａ， Ｈａｒｌｅｅｎ Ｇａｍｂｈｉ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 Ｎｕｓｒａ ａｎｄ ＩＳＩ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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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运用屠杀、斩首、胁迫等手段强化其在当地的统治，表现出一种极端激进式的统治方

式。 “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强化“定叛”观念①———随意宣布某人为“异教徒”或“叛教

徒”———来挑起教派冲突和族群矛盾，以此动员针对什叶派、世俗逊尼派和基督徒等群体

的暴力袭击，借此同“基地”组织争夺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支
持阵线”在叙利亚战场上刻意淡化教派矛盾，并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

三、 “支持阵线”脱离“基地”组织的现实动因

“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整体上脱离该组织的恐怖网络，并受到“基地”组
织头目的认可，且脱离关系后两个组织仍保持相同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这在

“基地”组织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主要

出于以下现实动因。
第一，“支持阵线”通过加速本土化进程同叙反对派组织结成更广泛的反政府联

盟，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 “沙姆自由人”组织负责政治事务的指挥官艾哈迈德·伊

萨·谢赫（Ａｈｍｅｄ Ｉｓｓａ ａｌ⁃Ｓｈｅｉｋｈ）曾多次要求“支持阵线”与“基地”组织撇清关系，以
稳固“沙姆自由人”和“支持阵线”在叙战场上的结盟，强调“为了沙姆地区的圣战能

够继续推进下去，为了革命利益和远离分裂，我们呼吁我们的兄弟‘支持阵线’与‘基
地’组织脱离关系”②。 有分析指出，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早前也试图说服“支持阵线”
断绝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以便于这些国家向其提供资金支持来对抗巴沙尔政权。③

“支持阵线”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优先目标，尤其反对在巴沙尔未

下台的情况下各方进行政治谈判。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合并成立的“解放沙姆组织”再次明

确表示拒绝任何停火协议，以此同主张和谈的叙反对派武装“沙姆自由人”④划清界

限。 因此，脱离“基地”组织有利于“支持阵线”加速其在叙利亚的本土化进程，通过

整合叙反对派内部其他极端组织对抗叙政府，破坏任何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

努力，从而为该组织扎根叙反对派和当地社会奠定基础。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

·２７·

①

②

③

④

关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定叛”观念的区别，参见 Ｖ． Ｇ． Ｊｕｌｉｅ Ｒａｊａｎ， Ａｌ Ｑａｅｄ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Ｔａｋｆ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ｐｐ． ４４－１０２， ２８７－３３４。

“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Ａｈｒａｒ ａｌ⁃Ｓｈａｍ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ｔｏ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Ｅｌｄｏｒａｒ Ａｌｓｈａｍｉ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ｎ．ｅｌｄｏｒａｒ．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１３６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Ｓｈａｕｌ Ｓｈａｙ ａｎｄ Ｅｌｙ Ｋａｒｍｏｎ，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
ｉｓｍ， Ｊｕｎｅ １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ｔ．ｏｒｇ． ｉ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６８１ ／ ｊａｂｈａｔ⁃ａｌ⁃ｎｕｓｒａ⁃ａｔ⁃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斡旋下，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沙姆自由人”组织等 ７ 个叙反对派武装加入了叙利亚

停火机制，成为叙反对派中的“主和派”，使其同坚持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征服沙姆阵线”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随

着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下旬多个极端组织宣布加入“沙姆自由人”组织，该组织于 １ 月 ２６ 日完成新一轮合并，这导致两天

后“征服沙姆阵线”宣布同“安萨尔丁阵线”、“努尔丁·赞吉运动”、“真理旅”合并成立“解放沙姆组织”。 由此，叙
利亚反对派分裂成了以“沙姆自由人”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解放沙姆组织”为代表的主战派。 关于“解放沙姆组

织”，参见 Ａｙｍｅｎｎ Ａｌ⁃Ｔａｍｉｍｉ，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ｙａｔ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ｌ⁃Ｓｈａｍ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
ｃｙ：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ＣＴ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Ｖｏｌ． 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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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强调，“圣战”已从“精英”阶段过渡到了“社区”阶段，“我们指示‘支持阵线’的领

导人向维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福祉、保护沙姆人圣战的方向前进。 我们敦促他们

在这方面采取适当措施”①。
第二，“支持阵线”表面上摆脱“基地”组织的“恐怖标签”，有利于其躲避国际反

恐联盟的军事打击。 “支持阵线”的控制地区既有大量当地极端组织存在，也有受到

西方国家支持的所谓叙利亚“温和反对派”。 美国政府打击“支持阵线”的空袭行动

曾一度惹怒了同该组织联合作战的叙“温和反对派”势力，美国军方随后辩称“空袭

行动并非将‘支持阵线’作为整体目标进行打击”，但反对派仍认为空袭行动“像是美

国在有效地帮助巴沙尔政权”。② 美国及其盟友虽一直在推动叙反对派组织离开“支
持阵线”的活动区域，但收效甚微。 叙反对派部分组织一再强调自己不应成为美俄

空袭打击的目标，“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后，有利于该组织同叙反

对派更多团体尤其是“温和反对派”实现整合，通过模糊彼此间的界限来躲避国际反

恐力量的打击，增加国际社会在叙利亚反恐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削弱西方

国家对叙反对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阵线”的外籍武装人员大多是冲着“基地”组织的国际声望

赴叙利亚战场参加“圣战”的。 虽然外籍武装人员只占“支持阵线”成员的 ３０％，但该

组织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并更名后，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基地”品牌的吸引力，
使其面临武装人员尤其是外籍武装人员流失的风险。 因此，“支持阵线”自脱离“基
地”组织以来，不断加强同叙利亚本土极端组织的整合，以扩充组织成员的规模。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征服沙姆阵线”同叙反对派其他组织合并成立“解放沙姆组织”，
人员规模增加至 ３．１ 万人，阿布·贾比尔任该组织头目，朱拉尼任总指挥官。 因此，
“支持阵线”通过改头换面和广泛整合，不仅壮大了成员规模，也有利于该组织借混

入叙反对派来躲避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
第三，“支持阵线”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协助“基地”组

织重新夺回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和重塑自身权威。 一方面，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期间，包括“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头目纳西尔·乌海希（Ｎａｓｉｒ ａｌ⁃Ｗｕ⁃
ｈａｙｓｈｉ）在内的多名“基地”组织核心人物死于美国的反恐行动，期间扎瓦赫里未公开

发表任何声明，预示着他对“基地”组织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存在不确定性。③ 另一

方面，“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基地”组织的全球影响力，近年

来两个组织围绕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展开了激烈争夺。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

里曾将“伊斯兰国”组织比作中世纪的哈瓦利吉派，以此谴责巴格达迪的“叛变”，并

·３７·

①

②
③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ｓ Ｒｅ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Ｊｉｈａｄｉｃ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ｉｈａｄｉｃａ．ｃｏｍ ／ ｊａｂｈａｔ⁃ａｌ⁃ｎｕｓｒａｓ⁃ｒｅ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Ｐａｕｌ Ｄａｎａｈａ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ｐ． ４２２－４２３．
Ｓａｊｊａｎ Ｍ． Ｇｏｈｅｌ， “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ａｎｄ Ａｌ⁃Ｑａｅｄ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１， 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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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对后者实行“整体处决”①，试图将“伊斯兰国”组织逐出主流的圣战萨拉菲派，
以重塑自身权威。 事实上，“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前，扎瓦赫里曾明确指

示朱拉尼不要放弃对其效忠②，这也印证了脱离“基地”组织后“支持阵线”在加速本

土化进程的同时，意识形态仍同“基地”组织保持一致的现实，并通过建立伊斯兰法

庭和开办宗教学校在叙利亚进行意识形态扩张。 因此，“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
组织，意在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转移国际反恐力量视线，使“基地”组织重塑自身

权威并夺回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
“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集中体现了“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战略考量，即借

助叙利亚内战强化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世俗政权统治和实行伊斯兰统治的理念，利
用叙利亚脆弱的政治进程整合叙反对派以加速本土化进程和拓展跨国网络，重新树

立“基地”组织对国际“圣战”运动的权威。 该组织根据叙战场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行

动策略，通过建立军事联盟、拉拢小型组织、破坏和谈进程、填补政府治理缺位、灌输

极端意识形态等手段实现短期目标，渐进式地推进“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实现长期目

标———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支持阵线”的行动策略亦体现出圣战萨拉菲主义理

论家马格迪西（Ａｂｕ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ｉ）倡导的理念，即“圣战应着眼于从穆斯林

民众中渐进地获取领土影响力，而非以有限暴力行为的形式寻求短期胜利，因为暴

力只能带来极少的战略利益”③。

四、 “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从 １９８８ 年乌萨马·本·拉丹建立“基地”组织对抗苏联入侵阿富汗至 ２００１ 年发动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从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扎卡维（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Ｚａｒｑａｗｉ）建
立“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Ｊａｍａａｔ ａｌ⁃Ｔａｗｈｉｄ ｗａｌ⁃Ｊｉｈａｄ）至 ２００６ 年扎卡维被美军“定点

清除”，从 ２００９ 年奥拉基（Ａｎｗａｒ ａｌ⁃Ａｗｌａｋｉ）建立“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至 ２０１１ 年

本·拉丹被美军击毙，再到“阿拉伯之春”后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基地”组织

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波浪潮。 最后一波浪潮是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斯兰国”组织兴

起、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反恐等外部因素的交替影响下形成

的，“基地”组织由此作出了“拓展网络”、“重塑权威”、“改善形象”三大战略选择。
第一，“基地”组织试图通过建立和壮大分支组织组建更大范围的跨国网络，以

拓展组织影响力。 近年来，“基地”组织依靠五个分支组织———叙利亚“支持阵线”、
也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北非“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南亚“印度次大陆基

·４７·

①

②

③

Ｓａｍ Ｈｅｌｌｅｒ， “Ａｌ⁃Ｑａｉｄａｓ 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Ｐｌａ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 ／ Ｒａｄｉｏ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ｆｅｒｌ．ｏｒｇ ／ ａ ／ ａｌ⁃ｑａｅｄａ⁃ａｌ⁃ｚａｗａｈｒｉ⁃ｐｌａｙ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７７４６８２９．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Ｄａｖｉｄｅ Ｍａｓｔｒａｃｃｉ，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Ｊｕｓｔ Ｇｏｔ Ｄｕｍｐ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 ⁃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ｏｔ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
Ｖｉｃｅ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ｖｉｃｅ．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ｌ⁃ｑａｅｄ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ｊｕｓｔ⁃ｓｐｌ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ｎｏｔ⁃ｇｏｏｄ⁃ｆｏｒ⁃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ｓｙｒ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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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①和索马里“青年党”构建了该组织横跨南亚、西亚、北非、西非和东非的分

支网络，并同叙利亚的“沙姆自由人”组织②、也门的“穆斯林兄弟会”和部落武装、北
非和西非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支持组织”（Ｊａｍａａｔ Ｎｕｓｒａｔ ａｌ⁃Ｉｓｌａｍ ｗ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ｅｅｎ）、
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和哈卡尼网络（Ｈａｑｑａｎ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巴基斯坦塔利班” （Ｔｅ⁃
ｈｒｅｅｋ⁃ｅ⁃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等地区极端组织结成联盟或开展合作。 虽然“基地”组织这

种松散、重叠和流动的跨国网络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扎瓦赫里的领导力和对分支

组织的影响力，但却赋予了分支组织头目在组织运作、日常管理、策略制定、行动实

施等方面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基地”组织领导层通过“下放权力”来实现组织扁平化

运作的特征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基地”组织通过重塑自身权威来化解领导权危机。 首先，“基地”组织正

试图通过扶植本·拉丹之子来夺回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 “伊斯兰国”组织

的兴起以及巴格达迪的个人魅力使得“基地”组织很多成员纷纷选择投靠巴格达迪，
而“扎瓦赫里这个无趣的老头藏在南亚某个地下室里，唉声叹气地抱怨如今的年轻

人都不听话”④。 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后，突尼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
织头目阿布·伊亚德·突尼西（Ａｂｕ Ｉｙａｄ ａｌ⁃Ｔｕｎｉｓｉ）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一名高层领导曾分别致信扎瓦赫里，建议“基地”组织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以“实现

组织内部的改革”。⑤ 同月，扎瓦赫里宣布效忠塔利班头目穆拉·奥马尔，但事后却

发现奥马尔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就已死于结核病，这次“乌龙事件”引发了“圣战”分子

对扎瓦赫里的嘲笑，使其领导力和威信遭受质疑。 “基地”组织遂开始意识到，拥有

魅力的领导人对重塑组织权威至关重要。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扎瓦赫里开始在“基地”组织

的宣传中加入对乌萨马·本·拉丹之子哈姆扎·本·拉丹（Ｈａｍｚ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的介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在一段网络视频中宣布建立“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简称 ＡＱＩＳ），任命阿西姆·欧麦尔（Ａｓｉｍ Ｕｍａｒ）为“埃米尔”。 该组织将巴基斯

坦、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的政府目标作为主要攻击对象。 参见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Ｒｅｅｄ，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ｔ： Ａ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Ｃ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Ｖｏｌ． ８，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ｌｅｉｄｅｎｕｎｉｖ． ｎｌ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８８７ ／ ４７９６５ ／ ＩＣＣＴ⁃Ｒｅｅｄ⁃Ａｌ⁃
Ｑａｅｄａ⁃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Ｍａｙ２０１６⁃１．ｐｄ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ｇｒｏｕｐ ／ 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 ｃｇｉ⁃ｂｉｎ ／ ｇｒｏｕｐｓ ／ ｖｉｅｗ ／ ６１５；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Ｓｉｎａｎ Ｓｉｙｅｃｈ，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ＱＩＳ）：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ｉ． ｅｄ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ａｐ ／ ａｌ⁃ｑａｅｄａ⁃ｉｎｄｉａｎ⁃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ｑｉｓ⁃ｒｅｎｅｗ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ｎｄ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进入 ２０１６ 年以来，“支持阵线”同“沙姆自由人”组织之间龃龉不断，２０１７ 年“解放沙姆组织”成立后，
两个组织已彻底决裂。

Ｓｅｔｈ Ｇ． Ｊｏｎｅｓ， “Ｗｉｌｌ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
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７⁃０８⁃０７ ／ ｗｉｌｌ⁃ａｌ⁃ｑａｅｄａ⁃ｍａｋｅ⁃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Ｐａｕｌ Ｄａｎａｈａ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ｐ． ４１８．
Ｔｏｒｅ Ｒｅｆｓｌｕｎｄ Ｈａｍ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 Ｑａｅｄａ⁃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Ｙｅｓ， ｂｕｔ Ｎ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ｓ⁃

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７，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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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将其形容为“一头来自‘基地’组织巢穴的雄狮”①。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基地”组织称

哈姆扎为“谢赫”，暗示其未来可能成为扎瓦赫里的接班人。② 其次，“基地”组织充

分利用近两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核心力量受到重挫的现

实来重振自身影响力，突出表现为其依靠“支持阵线”构建战场联盟加紧对叙利亚本

土进行渗透，强化自身对叙反对派政治议程的主导，扩大成员招募范围，扎瓦赫里为

此还呼吁“寻求真相的人”加入“基地”组织③。 最后，“基地”组织通过否定“伊斯兰

国”组织的合法性来重塑自身权威。 扎瓦赫里曾批评“伊斯兰国”组织“疯狂执迷于

定叛，超出了极端主义的极限”，并将“伊斯兰国”成员称为“懦夫”和“极度渴望权力

的骗子”。④ “基地”组织还多次批评“伊斯兰国”组织频繁袭击什叶派清真寺的行

为，并声称自己从不攻击清真寺，以此同前者划清界限。
第三，“基地”组织适时调整策略，积极改善自身形象。 “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

虽然令“基地”组织的国际形象一度黯然失色，但“基地”组织并未采用“伊斯兰国”
组织极端暴力的行事方式，而是将获取冲突地区当地部落和民众的支持作为首要任

务，替代政府履行社会服务职责，将组织影响力嵌入当地社区，以此改善自身形象。
渐进式、本土化地推进跨国“圣战”运动是“基地”组织领导层早期提出并在扎瓦赫里

时代正式确立的战略思想，⑤“争取民意”则是该组织为实施这一战略采取的务实策

略。 不同于“伊斯兰国”组织时常冒领恐怖袭击事件和夸大自身实力的做法，“基地”
组织更注重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如该组织要求“支持阵线”在叙利亚进行宣教时，
要通过说服而非强迫当地民众认同该组织的意识形态。⑥ 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驻扎

在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曾发表声明，对其分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

袭击也门国防部过程中将国防部附属医院医务人员误炸致死一事道歉，并向死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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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ｌｉ Ｓｏｕｆａｎ， “Ｈａｍｚ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 Ｏｓａｍａｓ Ｓｏｎ， Ｉ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Ｓｔａｇｅ ａ Ｄｅａｄｌｙ 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 Ｖｏｌ． １６８， Ｎｏ． ２４， Ｊｕｎｅ ３０，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２⁃１７．

哈姆扎生于 １９８９年，外号“恐怖王储”（Ｃｒ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２０１１年父亲本·拉丹被击毙后，哈姆扎发誓

以父之名和以“捍卫伊斯兰教者”之名对美国进行报复。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１６日，哈姆扎呼吁全球穆斯林加入叙利亚武装组

织对抗巴沙尔政权，标志着其在“基地”组织内部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参见 Ａｌｉ Ｓｏｕｆ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７；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ｓ Ｓｏｎ Ｈａｍ⁃
ｚａ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ｅｗ Ｃａｌｌ ｔｏ Ａｒｍ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ｓｓａｄ，” 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ｎｅｔ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６ ／ Ｂｉｎ⁃Ｌａｄｅｎ⁃ｓ⁃ｓｏｎ⁃Ｈａｍｚａ⁃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ｃａｌｌ⁃ｔｏ⁃ａｒｍ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ｓｓａｄ．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２０日。

Ｌｉｚｚｉｅ Ｄｅａｒｄｅｎ，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ｓ Ｉｓｉｓ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ｅｓ’ ａｓ Ｔｗｏ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ａｌ⁃
ｑａｅｄａ⁃ｌｅａｄｅｒ⁃ａｙｍａｎ⁃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ｉｓｉｓ⁃ｍａｄｎｅｓｓ⁃ｌｉｅ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ａ７５２６２７１．ｈｔｍｌ，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４ 日。
Ｉｂｉ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ｐ． ５．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９， ２０１５， ｐ． 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Ｂｙｍａｎ⁃ＡＱ⁃ｖ⁃ＩＳ⁃ＨＳＣ⁃
０４２３１５⁃２．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７ 日。



“支持阵线”的演变与“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属提供了抚恤金。① 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在叙利亚依靠“支持阵线”整合叙反对派

各种武装力量结成更广泛的战线共同对抗巴沙尔政权，削弱西方国家对叙反对派的

影响。 为实现这一目标，奉行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支持阵线”除同“安萨尔丁阵线”、
“沙姆军”、“阿克萨军”、“乌玛旅”等圣战萨拉菲派组织结成联盟外，有时也超越意

识形态，同“沙姆军团”（Ｆａｙｌａｑ ａｌ⁃Ｓｈａｍ）、“沙姆之鹰旅”（Ｓｕｑｏｕｒ ａｌ⁃Ｓｈａｍ）、“沙姆兵

团”（Ａｊｎａｄ ａｌ⁃Ｓｈａｍ）等奉行泛伊斯兰主义的武装组织，以及“真理骑士旅” （Ｌｉｗａ
Ｆｕｒｓａｎ ａｌ⁃Ｈａｑ）、“决断运动”（Ｈａｒａｋａｔ Ｈａｚｍ）、“圣战士军”（Ｊａｙｓｈ ａｌ⁃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等
叙反对派温和组织联合开展行动。 可以说，“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为“基地”组织表

面上转向“温和化”及通过改头换面提升影响力提供了契机。

五、 结语

“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使得“基地”组织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面临前所

未有的危机。 “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的短短数年间，全球数十个极端组织先后宣布

支持“伊斯兰国”组织或效忠其头目巴格达迪。② 国际“圣战”运动内部权力转移和

分化加剧的现实，迫使“基地”组织作出了“拓展网络”、“重塑权威”、“改善形象”三
大战略选择。 “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既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中东恐怖主义发展

的一个缩影，也是“基地”组织从战略层面应对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危机的集中

体现。
在经历了初创、适应、融入阶段后，“支持阵线”在叙利亚战场的影响力迅速提

升，随着该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矛盾的加剧，两个组织最终产生决裂并陷入

敌对。 此后，“支持阵线”头目选择效忠“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贯彻“基地”组织

渐进式、本土化推进跨国“圣战”运动的战略思想，通过广泛联合叙反对派武装拓展

其在叙利亚本土的影响力。 为此，“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在保持两个组

织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上，以渐进方式推进“基地”组织在叙利亚长期目标的实现。
“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后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并于半年后同叙反对

派多个组织合并组建“解放沙姆组织”，凸显了“基地”组织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

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躲避国际反恐力量打击、重塑自身权威的图谋。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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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７，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ｌｌｅｒｙ．ｍａｉｌｃｈｉｍｐ．ｃｏｍ ／
０２４５１ｆ１ｅｃ２ｄｄｂｂ８７４ｂｆ５ｄａｅｅ０ ／ ｆｉｌｅｓ ／ Ｇｕｌｆ＿Ｓｔ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４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ｐ，” ＩｎｔｅｌＣｅ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ｌ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ｍ ／ ｍａｐｓ ／
ｉ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ｍａｐ．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 日。


